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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圣辉（合肥）

我第一次知道伏岭下，还是在近五十年
前，十五岁初中毕业进县城参加中考的时候。
尽管后来往返县城与老家多次经过，但由于我
的家乡原绩溪县胡家乡二十余年前才在区划
调整时并入伏岭镇，所以，对我这个“后来”的
伏岭人来说，它是有几分陌生而神秘的。

绩溪县伏岭镇伏岭村，它位于徽杭古道安
徽段起点，是古代徽商往返浙皖的重要交通节
点。对伏岭的山水、人文，甚至村名，我都颇感
神奇。这个地方，你了解得越多，“神奇”的感觉
就会越强烈。

一
这里有一片神奇的山水。
从绩溪县城出发，驱车往东北方向，过了

瀛洲、过了龙川，不过10多分钟，便进入伏岭
地界。沿途东望，奇峰高耸，怪石嶙峋。

据《绩溪县志》记载：北挽东天目、西携黄
山的鄣山，“古称三天子都、三王山、鄣峰。春
秋时代，吴越以此为界，单体巨石百丈岩就是
一块天然的界碑。”

在鄣山大峡谷的奇石世界里，申报吉尼斯
世界纪录的“世界第一单体巨石”百丈岩，如巨
钟覆地，似宝鼎擎天，破云而立。百丈岩顶峰
出现的灵光，是在蔚蓝的苍穹中，幻化出美丽
的七彩光环，让人感到净化纯真，超凡脱俗。
它被称为最神奇的“中国天然金字塔”，据地质
资料记载，这是大约一亿年前中生代至新生代
一次断裂形成的花岗岩体。

离上次游览已时隔十多年，但鄣山大峡谷
神奇壮美的风光，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

伏岭镇境内的登源河，发源于徽杭古道江
南第一关。听说，每遇山洪暴发，急流夹带着

沙石倾泻而下，冲刷着河床，年复一年，在河底
裸露的岩石上留下一道道水的印纹。因此，伏
岭还得了一个雅名——纹川。如今生态水利
好了，河床终年难呈现，人们也就很难观赏到
这一奇观。

二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千年古村落。
伏岭是真正的徽文化核心区，为“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
化名村。

伏岭古称佛岭、佛林，因群山形似群佛听经
而得名。邵姓家族自南宋居此，距今已有800多
年历史，明朝时，伏岭村人口规模、空间格局和文
化氛围已成古徽州之最、绩溪县第一，号称“千灶
万丁”。村内古祠堂、古民居、古巷、古树、古井，
星罗棋布，遗存有唐宋古井、宋元石街和明清古
建筑约百处，如今很多还保存完好。

舞 回犭是伏岭村一项神奇的文化特产。每
逢正月十五，村民们齐集村头河滩祭坛，祭祀
山川之神 回犭。面朝大鄣山鸡鸣尖，烧起木柴火
堆，两个壮汉身披彩布饰勇猛出场，绕火堆领
舞，随后村民手执火把伴舞，在鼓乐鞭炮声与
呐喊声中驱逐山中恶兽。随行队伍各作自由
表演，旁观者亦呼吼助威。狂舞之后，“神舞
回犭”领队绕村巡游一圈以示驱除村中邪气。伏
岭百姓将其视为神圣的活动，保留至今，成为
省级非遗民俗。

若有合适的机会，谁不愿前往伏岭，亲身
去观摩体验一下这个安徽特有、韵味独特的民
俗遗存？

原汁原味的徽剧，依然在伏岭村老树绽开
新枝。正月初四至元宵节演徽剧，是伏岭村一
大盛事。当地建起了长效机制，徽剧“童子班”
得以长存。游人可沉浸欣赏始于明晚期的原

生态徽剧，为伏岭树起一个闪亮的文化品牌。
什么时候，我又能在白墙黑檐下，观赏这别有
一番风情的霓裳剧艺呢？

如果说绩溪是徽菜之源，伏岭便是徽厨之
乡。相传隋唐以来，这一带就有“祭汪公，摆琼
碗”的风俗，造就了一代代民间烹饪高手。清
末民初，伏岭人十有七八外出从商，剩下的十
之二三便外出掌勺，为全国各大酒楼烹制佳
肴。毛泽东同志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道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当年为毛主席烹
制武昌鱼的厨师，正是伏岭人。我大姨父就是
从伏岭走出去的北京京西宾馆大厨，三个表哥
全是厨师，大表哥的儿子也是厨师，女儿从事
着饭店的经营工作——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是
这样，盛产徽厨世家。

当今的一些伏岭人，未忘祖业，发扬传统。
出生于上海市虹口区、祖籍伏岭下村的邵之惠，
长期从事徽文化研究，著有《徽州文化全书（徽
菜）》《徽菜》等，被誉为“中国徽菜田野调查第一
人”，同时是省级非遗“赛琼碗”代表性传承人。
徽菜史学与烹饪理论研究学者邵期静，对徽菜
的历史渊源、社会基因及核心技艺进行了系统
梳理，著有《史说徽菜》等。在邵期静看来，徽菜
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活化石”，通过肴馔的品、意
表达思想交流与情感传递，体现了《周礼》中“礼
食合一”的思想。

三
伏岭村令人称奇的，还有邵氏宗族的人才

荟萃，以及古今名人的传奇轶闻。
小时候就听我二伯父讲过有关邵老四《四

两七与四两漆》的故事。他是清嘉庆年间著名
“草根师爷、侠义讼师”，原名邵绮园，号国宝，
以兄弟排行绰称“邵老四”。他从小笃学，行侠
仗义，洒落不羁。曾任奎文阁典籍，处乡党、善

排解，刚直明断、毫不徇情。擅于诉讼词文，多
为民家伸冤屈，绩溪至杭州一带广为传颂。一
生多善举，捐资和倡造横溪桥、棕荐岭石卷洞、
登源洞岭茶亭。外出常带钱，见穷苦者必赠
送。岁末，凡有求借贷者，必帮助解决。对于
无力归还之贷，焚毁条据，勾销借债。

更为著名的，是晚清思想家邵作舟，与程
秉钊、胡铁花并称“晚清绩溪三奇士”。他主张
政治改革为本，提出“中道西器论”，强调以中
国之道用泰西之器，立足国情吸纳西学，是晚
清维新思潮的先声。邵作舟倡导货币改革，提
出自设银行、统一货币发行，是提出中国自铸
金币的第一人；设计以“民间募股、勘选坦途、
广开支路、采用新技术”为主的铁路四策，推动
中国铁路建设，曾推荐詹天佑负责工程。所著
《邵氏危言》，与郑观应《盛世危言》、汤震《危
言》并称“清末三《危言》”。

当代油画大师邵增虎，也是闻名遐迩，代
表作有《螺号响了》《农机专家之死》《在延安的
日子》等，获第五届、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

和绩溪其他宗族类似，伏岭邵氏宗族发展
中，宗祠、宗谱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邵氏宗
祠，萃涣散、序昭穆、惠宗亲、隆始祖；而高盈尺余
的光绪版《华阳邵氏宗谱》，“一部之纲目，尽诸此
然”。更有一首称颂邵氏家风的诗歌，是历史上
少见的“八言诗”体：“慥慥君子遁迹隐川，课农训
读家声以传；徽堪启后严可承前，绵绵瓜瓞亿万
斯年。”伏岭邵氏家风的核心，其中这“课农训读”
四字，熏陶、哺育多少代伏岭人成长成才！

有着神奇山水、人文的伏岭村、镇，正在不
断打响徽文化研习教育品牌，整合好徽文化、
红色文化、家风文化等资源，建成伏岭革命历
史展览馆、徽剧博物馆、徽菜历史文化陈列馆、
徽杭古道徽商研学基地等多处教育实践阵地，
创造着更加神奇壮美的未来……

伏岭伏岭，，皖南一个神奇的村镇皖南一个神奇的村镇

■ 刘萍（芜湖）

今年春天的映山红赏花季，让无为三
公山着实火了一把。4月18日，进山车辆
五千六百余台，赏花者数万人；第二天，客
流再攀新高，景区限流。

但仅仅六年前，即便是无为本地，也鲜
有人了解偏居西南一隅的三公山，它在互
联网上了无踪迹，像一个未被唤醒的梦。

我一直在无为工作。2019年政府机
构改革后，旅游属于我分管的工作范围，
我们一直想寻找一个突破口。2020年4
月中旬的一天，我对着无为地图琢磨了一
下午，临下班时，忽然灵光一闪：明天，去
昆山镇三公山看看。

次日，约好与昆山镇党委书记王继生、
副书记伍郁等一行人碰头踩点。王继生和
伍郁刚从别的乡镇调来，他们对这片山水
怀着一腔滚烫的热情，迫切希望把“藏在深
闺”的三公山推到世人面前。一个优秀的
乡镇干部，其实就是一个怀揣理想的筑梦
者，他们迫切地要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把
脚下的土地建成心中的理想国。

三公山无边的竹海和泠泠的泉水，令
人沉醉，但却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因人迹
罕至，到处杂草丛生，最近才把这段路清
理出来，不然人来都无法下脚。

我们的第一步，是做一部宣传片，让
大家知道三公山的存在。电视台派出最
强的编导和摄像，但片子的灵魂在文案。
我想起我的学生苏小伍，他是昆山镇双河
村人，极富才情，重要的是他熟悉三公山，

用他的话说，小时候他每天早晨站在门口
刷牙，就面对着三公山。当时他在新西兰
工作，我电话拨过去，他欣然应允。

初稿很快发来。苏小伍倾注笔端的
深情，令人泪目。他写山里人采了茶，明
前茶、谷雨尖舍不得喝，留着待客。夏天
的大叶子苦涩但耐泡，母亲早晨用大茶缸
泡上，带到地里喝一整天，那茶水变成同
样苦涩的汗水，大滴大滴地砸进土里，滋
养着庄稼。这样的文字，是有根的。

我把稿子发给他的高中同学王媛媛，
请她提意见。王媛媛是2004年无为文科
状元，当年考入北大新闻系，这时在一家
头部平台公司从事策划工作。没想到，她
看了稿子后几乎全盘否定。她从传播学
的角度直言：宣传片的文案，不在文字有
多美，而在能否流传，能否让观众记住，然
后说给别人听。

为便于交流，我们建了微信工作群。
新西兰与国内时差四个多小时，苏小伍和
王媛媛白天上班很忙，能在群里一起讨论
的时间是深夜一两点。起步阶段我们没
有经费，也付不了任何报酬，但无为人的
桑梓之情代代相传。

一个景区的打造，首先要确立自己的
IP，一个有辨识度、能产生流量的文化符
号。讨论之下，确定将三公山的IP定为

“花”和“茶”，让春天的映山红与大片茶园
形成视觉和情感的双重冲击。

苏小伍反复斟酌，修改后的稿子让大家
眼前一亮，那些句子如林中山泉，生动、流
畅，散发香气。王媛媛建议将宣传片定名为

“梦入昆山”，群内一致通过。电视台编导叶
丽形成分镜头脚本，终于可以开机了。

这时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三公山范
围那么大，景点星散各处，邀请游客来，总
要给出一个行走路线啊。这个路线苏小
伍说不清，昆山镇的干部也说不清，大家
只知道一个个“点”，却连不成“线”，更画
不出“面”。

任务落到了镇宣统委员方志身上。
方志也是土生土长的昆山人，对家乡的发
展心怀期待。经过反复踩点，他提出三公
山旅游的两条线路：西线为“新华水库—
瓦屋潭—清溪竹海—滴水崖—明心寺”；
东线为“丁家山—黄龙谷—杜鹃花海”。
这两条线路后来作为官方统一口径发
布。几年后，随着旅游道路修通，东西两
条线相连接，从瓦屋潭翻过山去，便是杜
鹃花海。

我们想赶在“五一”前播出宣传片，可
前期工作4月20日才准备就绪。叶丽和
摄像老师曹平一头扎进昆山镇，四处选
景，伍郁和方志等人全程服务。一周后，
拍摄结束，转入后期制作。

2020年4月30日晚，《梦入昆山》正
式发布。仿佛在沉默中等待了很久，如诗
如画的三公山，忽然在这个春天开口说
话，让大家睁大了眼睛。当年“五一”有多
少人去了三公山不知道，但这个片子引起
了各方的关注，三公山旅游的宣传力度越
来越大。

要发展旅游，光靠宣传是不够的，还
必须提供食、住、行等基本产品。昆山镇
负责人带着资料，像抱着孩子的母亲，四
处游说。资金和项目开始流向三公山。
在最严格的环保和土地政策框架内，镇上
首先将闲置的养老院和小学利用起来，建
成竹溪里民宿和美食餐厅。

2021年春天，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映
山红季和白茶采摘季，政府筹办第一届白
茶节。这次活动，由一帮“素人”自导自
演：昆山镇领衔，文旅体局配合，工会、妇
联、共青团、文联等共同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对家乡的热爱，是无为人情感的最
大公约数，在微信朋友圈，每一个登上三
公山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吆
喝”。自媒体的宣传形成裂变效应，游客
开始纷至沓来，三公山迎来了第一波流
量。这流量，是无为人合力点亮的灯火。

随着三公山游客增加，老百姓的精神
面貌也在悄然改变。昆山镇近几年打造
的“小岩民宿”，周边还生活着不少当地百
姓。我们走到一位老篾匠家中，老两口热
情招待，配合摄影师拍视频。乡村文旅的
价值不只是富民，也能育民，让沉默的人
微笑，让羞涩的人抬头。

三公山的流量主要来自无为民间，
但这流量要持续、要扩大，还需要更多人
的参与。如果山里人的生产、生活也能
成为游客的观察点、兴趣点，农文旅便开
始了真正的融合。在这过程中，我们的
干部和群众也可以获得成长，与三公山
相互成全。

一个文旅项目就像一棵树，需要发达
的根系、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才能枝
繁叶茂，生生不息。

三公山的第一波流量

六月的最后一天，我开
车回老家。从谯城到村里，
四十里的柏油路一直通到村
口。我小时候，这条路杂得
很，一段土路、一段砂礓、一
段柏油，一下雨就成了烂泥
路，自行车骑进去得扛着出
来。路好了，人却少了。

六月底，玉米才长到膝
盖往上一点。叶子绿得发
黑，风一过，哗啦啦翻出白
背。玉米秆还细，也不密，
从缝隙里能望见地里套种
的庄稼，还有远处村子的房
顶，灰瓦红瓦，一片连着一
片，水墨画似的。

车到村口，几位老人聚
在树下说话。我下车打招
呼。老叔坐在石磙上，含糊
应了声。他脚边有几粒打麦
时落下的麦子，从地缝里冒
出了芽，细细的两根绿，顶着
太阳，像谁随手插下的香。

到家片刻，我提着画具往外走。爸说：“天热还
画，带把伞吧。”我应了声：“没事。”村道两旁的花和
植被都卷着边，热烘烘的土气往上蒸。

记守是我发小。从小一块儿在坑塘里凫水，一
块儿上学，一块儿练武，一块儿掏鸟窝，一块儿扒拖
拉机去赶集。后来我去外地念书，他留在村里种
地。每次回来，都能远远望见他自建房屋顶上插着
的红旗。偶尔碰见，他也不多话，只憨憨地笑笑，就
一句“回来啦”。

今天又远远望见那面旗，红红的，在风里摆
动。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对我说过的话：“明，你去
外头学画画，画好了把咱村也画上。”我说行。可画
了这么些年，竟没正儿八经地画过一回村子。

往村北走，经过几户五保户家门口。墙外空地
没人管，野花野草疯了一样长。灰灰菜从砖缝里钻
出来，马蜂菜贴着地铺了一大片，牵牛花绕着枯枝
往上爬，紫的、蓝的、粉的小喇叭朝天吹着。最扎眼
的是丝瓜秧，爬上了房，开着黄花，滴溜着长长的
瓜。没人浇水、没人管，它就靠雨水、靠地气活着，
一年比一年旺。

再往前，瞧见近门的大爷蹲在家门口摘毛豆。
搪瓷盆搁在脚边，盆上印着红双喜。豆荚鼓鼓的，一
掐“啪”一声，圆滚滚的豆子蹦出来，撞得盆脆响。那
剥豆子的声音一下一下，匀匀的，听着像钟摆。

“大爷。”我喊他。
他抬头看我，眯着眼认了一会儿：“明儿？啥时

候回来的？”
“刚到。”
“吃了吗？没吃家去。”
我说吃过了。他又低下头剥豆子，没再说话。

可那声音还在，钟摆似的，听着让人心里踏实。小
时候我常蹲在旁边跟着他剥豆子，他剥得快，我剥
得慢，他总说“慢点，别把豆子掐烂了”。那时候他
的手大，指头粗，豆荚在他手里跟听话似的。如今
他住进了村里统一规划的安置房，自来水、燃气灶
都通了，可还是习惯蹲在门槛外剥豆子，说“屋里亮
堂堂的，干农活不自在”。

午饭是凉面条。新麦磨的面，筋道。蒜汁、黄
瓜丝、豆角段、苋菜，清气又好看。菜是娘在自家院
种的，就一小片，掐了又长，长了又掐，能吃一夏
天。我吃了两碗，又喝了半碗面汤。爸说：“你小时
候就爱画画，咱家墙上到处是你画的。”他说这话时
脸上的高兴劲儿，跟几十年前一样。

午饭后我扛着画具去村西头。过了路就是我们
村最大的坑塘，我小时候在这儿凫水摸鱼，快活得很。

坑塘还是那个坑塘，水浅了又深，深了又浅，风还
是那阵风的味道。我掏出笔刚勾了两笔，芦苇丛里扑
棱棱飞起两只鸭子，水花溅起来，亮晶晶碎了一塘。

坑塘那边传来脚步声，踩着碎土坷垃，咯吱咯
吱的。记守从家里出来了，给我拿了瓶水和几个青
红枣子。他望了望那片玉米地，嘟囔一句“今年墒
情还行”。没再多说，挎着篮子走了。背影瘦瘦的，
步子却很稳当。

我一直画到天擦黑，才扛着画具往回走。经过
过去的打麦场，望见那棵老柳树，树干空了心，树洞
里却长出一蓬野花，紫莹莹的，在暮色里轻轻摇。
根扎在朽木里，朽木养着新花，新花开在空心处。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忽然想起小时候爬这棵树
的情景——那时树还没空，我骑在树杈上吹柳笛，
记守在底下仰着脸等。

我继续往家走。母亲坐在门道的矮凳上，桂花
树守在门外的墙边。夕光从门外斜斜地探进来，洒
在她银白的发髻上。桂花枝叶还茂盛，就等八月香
了。我说娘我走了，她点点头说：“路上开车慢点，
下回早点回来。”

开车回城的路上，右手摸到那瓶矿泉水和枣，手
心里圆圆的，凉又暖。布谷鸟还在叫，还是从前的叫
法，不紧不慢，一声追着一声，从六月的最后一天追到
七月的第一天，追到青纱帐最深最密的地方去。

六
月
，布
谷
鸟
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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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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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志伟（黄山）

世间声音万千，于我而言，百听不厌的，是带着江
淮烟火气的合肥话。

它没有吴侬软语的缠绵，没有川渝方言的泼辣，
也没有北方口音的厚重，独独带着一份硬朗直白的脾
性，裹着庐州大地的淳朴诙谐，越听越有滋味。

我对合肥话的偏爱，算得上执拗。我与合肥老友
有个坚守了十余年的约定：日常不发微信，往来联络
全靠电话，只为认认真真听一通地道的合肥土话。奇
妙的是，无论我平日里说着多么标准的普通话，只要
拨通他的电话，或是踏足合肥的街巷，口舌便会瞬间

“入乡随俗”地“合肥”起来，一口半生不熟的合肥话脱
口而出，自然、神速又奇妙，仿佛这门方言早已悄悄融
进了我的语感骨血。

合肥话的有趣，藏在代代相传的童谣里，几句短
句，便是老合肥最鲜活的市井百态、童年趣事。字字
接地气，句句有温度。

最有夏夜氛围感的，莫过于《好大月亮好卖狗》。
旧时合肥的夏夜，月光泼洒满地，巷弄里纳凉的孩童
成群结队，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嘴里齐声唱着：

“好大月亮好卖狗，卖个铜钱打烧酒，走一步，喝一口，
杨奶奶，可要小花狗？”软糯又短促的合肥土韵，伴着
孩童的嬉闹声回荡在街巷。童谣里的“杨奶奶”，是游
戏里负责捉人的角色，没有复杂的寓意，只是孩童纯
粹的嬉戏趣话。朗朗歌谣配着皎皎明月，没有精致的
辞藻，却把老合肥孩童的烂漫无忧，揉进了岁岁晚风
里，质朴又鲜活。

最具家庭烟火气的，当属《小板凳·捉虼蚤》。“小
板凳，两头翘，爹爹叫我捉虼蚤。虼蚤一迸，我一迸，
爹爹讲我不中用！”短短几句，一幕祖孙逗趣的家常画
面瞬间鲜活起来。合肥话里的“爹爹”专指祖父，温柔
又亲昵，“虼蚤”是地道土音，读成“gě zǎo”，“迸”字
比普通话的“蹦”更显轻巧灵动，精准描摹出跳蚤躲闪
跳跃的模样。天真孩童学着爷爷的样子捉跳蚤，跳蚤
蹦一下，自己慌慌张张跟着蹦一下，忙活半天一无所
获，反倒被爷爷笑着调侃“不中用”。没有刻意地煽
情，没有华丽的修饰，一句朴素的土话调侃，把祖辈的
宠溺、孩童的憨态写得淋漓尽致，这便是最地道的合
肥家常，琐碎、温热，又藏着独有的诙谐。

最出圈、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定然是《从肥东到肥
西》这首顺口溜，堪称合肥方言的“流量担当”。“从肥
东到肥西，买只老么子，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
是皮，烧了一大气，吃过就拉稀！”整首顺口溜自带魔
性节奏，笑点直白又接地气。合肥人嘴里的“老么
子”，不是别处的泛称，专指“老母鸡”，是刻在合肥人
骨子里的方言印记；“一大气”更是地道土语，专指扎
扎实实的一顿饭。寥寥数语，自带画面感，脑补出一
番本地人杀鸡炖汤、满心期待大快朵颐，最后却闹出
笑话的趣事，土味十足，欢乐满满。

我总爱反复琢磨合肥话的腔调，这门扎根江淮的
方言，藏着独有的语言风骨。它以江淮官话为基底，
没有繁复的声调，短促入声干脆利落，平翘舌不分的
软糯质感，搭配硬朗直压的语调，刚柔并济，韵味独
特。一句随口的“可～？”疑问句，一句随性的“么斯”，
再加上“老么子”这类专属词汇，一开口，直白坦荡，自
带憨厚又俏皮的气质。

如今很多方言渐渐被普通话同化，软糯地道的土
音慢慢消散在市井烟火里，可合肥话依旧守着自己的
本真。藏在老巷的闲谈里、家人的叮嘱里、代代传唱
的童谣里、老百姓分分秒秒的交往里，质朴鲜活，生动
热烈。

十余载电话传乡音，数首童谣藏流年。我偏爱这
一口合肥土话，爱它的直白爽朗，爱它的诙谐有趣，更
爱它裹挟的市井温柔。

最爱听合肥话

牧牛闲看竞龙舟（中国画）程贤钧 作


